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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房车行摄崇明
! ! ! !当摄影爱好者热衷的“行摄”配上
房车，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金色深秋的 !!月，我有幸随房车
行摄“魔都绿肺”崇明岛。两天中转战
西沙、东滩，亲身体验了一把房车行摄
的无穷乐趣。

西沙公园的夕阳、东滩湿地的日
出，对摄友们都很具吸引力。为了拍到
这些或壮丽或绚烂的美景，大家冒着凛
冽寒风在西沙观景平台苦等，第二天更
是大清早 "点不到就起床，拎着早餐就

上车直奔东滩，在不见人走、
难觅车影的土路上静候日出。
清晨的东滩，万籁俱寂，

唯有此起彼伏的喳喳鸟鸣。
初升的太阳异常夺目，那光
线照在草甸积水之上，形成了一汪汪璀璨
的波光粼粼的金色池塘。池塘上星星点点
的各种鸟类在游弋、嬉戏、觅食。时不时
有大群的鸟从草甸飞起，射向广阔的天
际。
早出晚归苦不苦？摄影人只要能出佳

片就不怕苦！何况今非昔比，这次有房车
做我们坚强的后盾，就好似有一支贴心的
后勤团队在为你服务：冷了，可以上车缓
一缓，喝口热茶；饿了，可以上车用些小
点心；如果实在困得不行，上车暖暖地打
个盹毫无问题！

房车的最大功能，肯定是可行可住，
宾馆房间有的生活设施它一样不少。但在
行摄中，房车又何止这些功能！威风凛凛
的房车车队无论停在哪里，本身就是潜能
无限的摄影背景和道具。

摄友们八仙过海，将这个“好搭档”
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拍摄全景
没有制高点？有人登上了房车的
“阁楼”打开天窗；晚上兴奋得睡
不着？在车内电磁炉上炒个小菜热
壶酒，夜宵有了；呼朋唤友聊天觉
得空间小？拉开房车侧棚，打开折
叠桌椅，茶座、咖吧随你设定。
两天的生态岛拍摄，给每位摄

友的电脑中增添了不少佳片。而房
车行摄的便利性和独特体验，也
会在大家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
象。

诗
歌
的
翅
膀

李

珏

! ! ! !母校华师大曾经是个诗才辈出的地方，当年的
“夏雨诗社”与复旦诗社是本埠高校并驾齐驱的两家
诗社，而且，在男生意气风发、信马由缰的同时，也
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女诗人，其中尤以中文系为盛。联
想起去年曾经流行的那首歌《张士超你到底把我家钥
匙放在哪里了》，如此说来，张士超之流对华师大女
生的仰慕，也是必然的吧。近日，应邀参加了学姐的
一场诗歌分享研讨会（当然，我是作为朗读嘉宾忝列
其中的），犹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但是，也险些
溃不成军。

学姐是个标准的“诗痴”，毕业三十多年来，虽
然一直做着高校教授，但对诗歌的那份情怀却始终没
有放下，为此，此番借新诗集出版的东风，邀请各路
大咖做个“群英会”。那天真真是高朋满座、群星荟
萃，连会场的加座都坐得满满当当。众人仿佛都是有
备而来，教授们、专家们纷纷慷慨陈词，表达自己对
作者诗作的理解和看法，其中妙语连珠、辞藻华丽、
点评精彩，每每叫人拍案称绝。听得正入神，右座忽
而跟我“咬耳朵”：哦哟，好高深，真是惭愧，觉得
自己真是俗了。我微微颔首，表示赞同。偏偏左座那
位母校教授也要跟我攀谈：你是她的学妹？目前在哪

里高就？我汗颜：俗人、俗事，不
提也罢。不似学姐，一直在象牙塔
里，方能落得纯净之灵魂。如此直
言不讳，引得教授噗嗤笑了。

此乃大实话。我一直觉得：对
诗歌的坚守，除了爱好、天赋，还
须得是要有心境的。如鄙人般整日
在职场厮杀、又家务活儿日日拿在
手中，如此无法沉静的心境，是断
然不可能吟得了诗、作得了赋的。
平日闲暇，翻两页闲书、写两行随
笔，已经算是力所能及的风雅之事
了。于是慨叹学姐幸福，先生是同
好、环境又相对纯净，所以方能修
成正果。

偶尔受邀参加学姐的分享会，颇生感慨。发现了
自己与文学的疏远，也在聆听与朗读中，忆及校园时
光的美好；更要紧的，是慢慢领悟到好诗对心灵的荡
涤。四年前，尚在大病后休养期的我，回母校参加诗
社大会，自此，重新与朗读结缘、重新与诗歌结缘。
于是，在病榻上、在书桌前，重拾对诗歌的阅读，时
而沉吟、时而高亢，可以让思绪飞到很远，也可以如
荷塘月下，静静的什么都不想，只是在诗中沉醉。

近几年，朗读之风渐成时尚，大大小小的朗读
会、分享会，我是真参加了不少，几乎每次都能聆听
到很多人对于诗歌的感悟。如此阳春白雪的东西，通
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口音，传递出的无疑都是欢
畅———在诗的意境中沉醉、在朗读中享受平凡生活给
予不了的那份满足。

如此看来，分享会那天的尴尬，其实大可不必：
对于诗歌，即使不具备专业的眼光去赏析，但如若能
够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理解去阅读、去诠释，从而
愉悦身心，那就是最好的。正如学姐诗中所写“我知

道我们都无限羡慕蜻蜓 # 因为，它能
用两羽透明的童话频频呼吸”。确实，
诗歌，给予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两羽翅
膀：在尘世的纷繁中，赋予我们一方
净土，让我们的思绪偶尔可以轻舞飞
扬！

访谒夏完淳英灵
伊 人

! ! ! !那个丁亥年 （!$"% 年） 九月
十九日，南京西市，秋风萧瑟，斧
钺肃杀。十七岁的夏完淳与岳父钱
栴相遇，钱问：“子年少，何为亦
死？”夏意气从容地说：“宁为袁
粲死，不作褚渊生。丈人何相待之
薄耶！” 翁婿二人会然于心，执手
同赴刑场。这一天临刑的抗清义士
有四十三人之多。
在刑场上，夏完淳书写并吟咏

了“绝命词”，其词曰：“人生孰
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
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
了我分内事。……神游天地
间，可以无愧矣！”然后，他
昂首朝刽子手走去。当时，
夏幼年时的同学杜登春就在
观者中间，他目睹了烈士就义的那
一刻：夏与另一位义士“携手出就
戮，两公皆不跪，持刀者从喉间断
之而绝。”…… 杜登春后来收殓夏
完淳的遗骸，返归故乡松江，偕同
诸乡贤，将亡友跟先已殉节的夏父
（允彝）葬在一起，这就是留存至
今的小昆山夏氏父子墓。

这个丁酉年 （&'!% 年） 农历
九月十九日，是夏完淳殉难三百七
十年的日子，我与松江老友沈敖大
兄相约，去墓地访谒少年英烈的毅
魂。从我居处的浦东，乘公交班车
再转两部地铁，约两个小时到松
江，然后跟敖大兄搭出租车，七兜
八转到小昆山荡湾村，寻至夏氏父
子墓之处，又近一个小时，然而没

想到面对的却是：“铁将军”把
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敖大
兄曾来探谒夏墓，那时墓的周遭是
乡野荒地，别无遮拦，虽然萧索，
却随时都能近瞻。如今筑起了围
墙，或因平时甚少访者，便“锁门
谢客”了。门前徘徊，心有不甘，
便到附近有豪华门楼的公墓询问，
答以不归他们管，却指点有钥匙的
人在何处。于是柳暗花明。

门遂开启。进入便见一座亭
子，亭内竖一石碑，正面镌有夏氏

父子绘像，背面刻录生平事迹碑
文。此亭和碑是原先没有的。两旁
数棵粗壮的香樟树，亦当是新移植
于此。趋至墓前，茔上密植修竹，
不像早先那么荒疏了。墓碑仍是旧
的，上镌陈毅将军手书的行楷大
字：“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
历经半个多世纪日晒风侵，墓碑字
迹略显依稀。我们轻抚墓碑，低首
默怀———今日，九月十九，我们遂
了“近毅魂而礼敬”的心愿。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个三十岁

左右的青年，我和敖大兄有点好
奇，问何以亦来此，回答使我们惊
讶———“今天是九月十九呀。”以为
他是搞文科的，却又不是，告以其
工作单位，更出乎我们意料。我们

顿时刮目相看，为尚
有记得英烈夏完淳的
青年而感欣慰。
“夏完淳”这个

名字，真的值得更多
人恒久铭记。三百多年来，钦仰、
礼赞他的人不知凡几，早年参加同
盟会的汪辟疆赞曰：“他的人格，
竟做了临难不屈、百折不挠、骂贼
而死的民族英雄”。柳亚子赋诗表
达心仪：“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
风流一世宗。”而郭沫若更称：

“中国历史上有夏完淳这个
人物的存在，可以说是奇
迹。”……确实，如夏完淳
这般集异禀早慧、才藻横
溢、襟抱雄迈、志节坚贞于

一身的，纵观浩瀚史籍，恐怕也找
不出第二个来。夏完淳留给后人
的，不仅是烈士的人格，还有他光
耀的诗文，他的深寓忧愤的《大哀
赋》，他的慷慨悲歌的诗集《南冠
草》，他的字字泣血的《狱中上母
书》，他的记述南明史事的《续幸
存录》……“他本身就是一首灿烂
壮丽的伟大史诗”，这之于夏完淳
绝非过誉之词。
因此我觉得，夏氏墓地得以扩

展和增设，从而使之更具气象，以
符于英烈的殊绩声名，这诚然是很
好的事。当然，好事还可以做得更
好，比如，能让人随时可以进入凭
吊，而不是常以一把锁使人遗憾地
止步于门外。

乡 路
叶振环

! ! ! !回故乡探亲，总会为
家乡新农村建设的新变化
而感慨不已。有人问我家
乡近年什么变化最大？我
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乡
路”。除了乡级公路外，
纵横交错的白色水泥路已
在村庄周围四通八达，一
直通到每家人家的自留
地。每每驻足眺望那一条
条漂亮的现代化乡路时，
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
阡陌纵横的乡间小路，引
发不小的联想。
曾记得靠近长江南岸

沙锅港的两条乡间土路，
分别从东西和南北穿过村
子的中心地段，再向两头
伸延。在记忆中，土路留
给我的惨痛印象就是雨
天。不管是夏天的滂沱大
雨，还是冬天淅淅沥沥的
毛毛细雨，土路如同糯米
粉和上了温开水，泥泞难
行，给上学的孩子和上镇
赶集的大人增添了极大的
麻烦。夏天还好，可以拎
起雨鞋赤脚走，尽管影响
了一点行进的速度，可冬
天呢，只能高一脚低一脚
地艰难前行，顾得了脚

下，却顾不了上身，走两
三里的路程往往比平时多
出两三倍的时间，因浑身
上下淋湿，因而到学校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替换
父母早已准备的衣服……
由于种种原因，这几条土
路存在了几十年，也被人
们诅咒了几十年。
乡间的土路，真的说

不清它从哪个时代走来，
也说不清它已经存
在了多少年。这看
来是封闭的土地、
封闭的村庄、封闭
的心灵同外部世界
连接、沟通的仅有
通道。然而，土路本身也
是封闭世界的产物。当道
路两旁田野里金黄色的油
菜花和波浪起伏的稻菽催
不开乡人紧锁的愁眉时，
土路感受到自己对于这片
土地的历史使命应该完结
了。
随着历史的变迁，特

别是近几年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原有
的的那些乡间土路业已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
宽阔的水泥路，路边水泥
杆顶部的弧线型灯架挑起
一盏盏漂亮的路灯；从菜
花地里飞来的彩蝶追逐过
往行人；一辆辆家用小轿
车、面包车徐徐而过；也
有满载农产品或工业品的
大卡车减速降声而行，以
避免破坏这里现代田园诗
般的宁静和温馨。
无须描绘一侧别墅式

的村民住宅如何美丽、舒
适，也无须描绘
道路另一侧的乡
村小学如何气派、
宽敞……今与昔
比，这里确实已
经换了人间。

土路的消失与陈年百
辈子的旧草房、旧瓦房的
消失同样具有历史意义。
这一新旧交替的时间是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后
的三十年间。历史长河中
的三十年，真正是弹指一
挥间，然而奇迹毕竟出现
了。政治上翻了身的农民
寻求经济上的大翻身，自
然还得依靠党的政策。当
农村改革的战鼓擂响的时
候，村里的带头人从原先
的土路上骑车出村、出
乡，向外界探求改革和科
学致富的法道。“路”终
于找到了。
这是神州大地百万千

万条变化了的乡路中的一
条。悠悠岁月，漫漫长
路。当粪担、手推车、老
农犁地的吆喝声渐次被现
代化的耕作方式替代的时
候，当单一的农田经济渐
次被一业为主、多种经营
的新经济模式替代的时
候，当村村有文化活动
室、队队有体育锻炼场所
的时候，乡村的田野屋宇
间便真正注满生态的活
力。
乡路的变化是划时代

的，乡村经济的变化是划
时代的，乡人生活方式的
变化是划时代的。而一切
的变化都起始于脚下：殷
殷的探求———默默的劳
作———持之以恒地从这一
段迈向另一段，从一个台
阶跨向另一个台阶。这便

是成功之路。
对于少小离别家乡数

十年的我来说，难忘以往
的那条泥泞土路，尽管它
无意中似乎难为了我许多
许多，但它锻炼了我的意
志，正是这条乡路成了奠
定我人生道路的基石。如
今的乡路还给我带来无穷
的乐趣。在那里，你可以
摆脱大都市里的喧嚣和拥
挤，置身于宁静、悠闲、
浪漫的环境；在那里，你
会被路旁农田里的庄稼和
成片的树林深深吸引，仿
佛置身于绿色的海洋；在
那里，你可体味到淳朴的民
俗民风，让心灵得到荡涤。
真的，我爱家乡的乡路。

怒江的表情
邵 敏

! ! ! !今年的 (月和 !)月，
我两次进入怒江大峡谷，
接触到底层的怒族、傈僳
族兄弟姐妹，他们脸上的
表情久久地在我脑海中叠
现，挥之不去。

岁月静流，沧桑从
容。
怒江的表情单纯而又

丰富。
怒江的表情是纯净

的。无论是喧嚣的街上还
是安静的乡村，也许肤色
黝黑，也许满脸皱纹，也
许腰背弯曲，也许步履蹒
跚，无论年轻的面庞，还
是那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
上，都有一双干净的眸
子，清澈透明得让你一眼
见底。

怒江的表情是慷慨
的。无论何时，怒江山民
的门始终敞开，只要你路
过，总有人招呼你去喝
茶、吃饭，甚至留宿，哪
怕素不相识；累了，即使
屋内没人，你也可以随意

地歇上一歇，案几上总留
着你需要的茶水和干果，那
就是主人为你准备的。
怒江的表情是平静的。

他们曾经彪悍好斗，如今
却温顺平和。面对穷困，
他们坦然；面对压力，他
们安然；即使面对苦难，
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
们的态度依旧泰然。他们
的心里有磐石一般的坚

定，他们的精神有一种脱
俗的超越，他们的灵魂有
婴儿交付乳母一般的安
宁。

怒江的表情是热烈
的。 他们喜爱歌唱并且
全身心地投入，不仅仅是
音符，也不仅仅是旋律，
更不是和声的技巧。原始
而粗糙、高亢而激越，生
命的电流在那一刻启动开

关，倾泻而出，与雪山上
的云、与怒江的水汇成一
体，升腾。

怒江的表情是喜乐
的。像新娘看见自己喜爱
的意中人一般娇羞而又欣
喜，像孩童游戏后依靠在
父亲怀里那样安定和欢
乐，脸上洋溢着被宠爱的
神情，眼睛透露着对未来
无比的坚定。喜乐，是欢
喜和快乐；是交出自己后
的彻底轻松。

怒江的表情何其丰
富，而合成这丰富的又是
何其单纯。
我陶醉于其单纯，我

沉浸于其丰富。
交付自己，心就安

宁。

王伟建


